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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校园为何冷热失衡
9月 16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在

谈到我省城乡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时，省长郭
庚茂指出：“有的城镇学校一个班超过 160 个
人，有的农村学校只有3个老师18个学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
孩子也越来越多地跟随父母来到城镇就读，导
致城镇中小学“人满为患”，“入学难”的呼声不
绝于耳，乡村学校却面临着日益明显的“空心
化”困境。如何破解乡村学校“空心化”？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记者也对
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农村学校日渐“空心化”

9 月 26 日，天刚蒙蒙亮，商城县余集镇杨
棚村 11岁的小学生雷辉就在家长的催促下起
床了。匆忙地扒了几口早饭，他抓起书包就往
外跑，因为学校离得远，他需要骑自行车近一
个小时去上学。

其实，本村的小学和雷辉家仅有一墙之
隔，他却只能舍近求远，去十余里外的邻村的
湾塘完全小学就读六年级，这所学校集中了邻
近的3个行政村的四年级以上的学生。

杨棚小学原本是一所完全小学，由于生源
逐年递减，如今该校成了一个教学点，只设有
一到三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在杨棚小学教
了20多年书的校长张德享记得，学校所在的村
有 2000 多口人，10 年前，这个学校还有 200 多
名学生，目前该校就读的学生却不足 80人，最
少的班级也就18个人。长此以往，这所小学恐
怕难逃“消亡”的命运。

记者在商城县的多所乡村学校走访，发现大
多数村子都面临着学生流失、生源严重不足的尴
尬局面，超过200人以上的小学很少，多数学校不
足百人，有的学校只剩三四十名学生。一些乡村
学校的冷清有些出乎记者的意料，几间教室都空
着，学生多的班级也就二十几个人，还算有点学
校的样子，学生少的班级只有几个人，三三两两
的学生，与空旷的教室显得很不协调。

“空心化”使农村学校陷入恶性循环，余集
一中的张忠贤老师说，学生少，拨给学校的经
费就少，教学条件很简陋，图书、仪器、体育器
材等都没有配备，连买教具都发愁。由于条件
差，乡村教师队伍多年来也没有新鲜血液输
入，老龄化严重，知识结构陈旧，整体素质偏
低，乡村学校里，音乐、美术、体育课都缺少专
职教师，造成农村教学质量普遍较低。

农村生源为何锐减？农村的学生都到哪
里去了？张忠贤老师分析，一方面是实行计划
生育，人口出生率降低了，生源自然就减少
了。再者现在农民普遍外出打工，随着城镇中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一部分小孩就跟随父
母到外地上学。

劳务经济的兴起，确实分解了乡村学校的
生源。眼下正值秋收季节，记者在我省外出务
工人员较多的信阳市农村看到，当地的青壮年
劳动力大都进城打工了，田中干活的多是老人
和妇女，人称“6038留守部队”。

随着这些年农民逐渐变得富裕起来，一部

分家长有了钱，就更加重视教育，纷纷把孩子送
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就读。余集镇曹集
村的学生家长吴泽金向记者坦言：我只有一个
儿子，农村的学校教育质量太差了，我当然想让
孩子上城里的学校。城里的学校都配备了空
调、多媒体教学这类设备，特级教师、高级教师
也很多，而在农村，有高级教师的学校也很少。

城镇“超级大班”频现

城镇的中小学和农村的“空心学校”相比，
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记者在郑州市区几所中小学了解到，超过
60 人的班级在郑州市区的中小学中占有很高
比例，班级人数超过 80人也并非个案，为了避
免后排的学生听不清楚，一些老师不得不戴着
话筒讲课。而许昌市一中的一个班，竟然有
127名学生，被媒体称之为“超级大班”。

“超级大班”不仅存在于郑州、许昌这样的大
城市，我省各地城镇中的“超级大班”也层出不穷。

有着165万人口的固始县是我省第一人口
大县，走进固始县城的校园，记者发现都是学
生爆满，大多数班级都在 80人左右，教室里的
学生挤得像瓶里的罐头。

在固始县第三中学的教室里，记者看到，一
间只有6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却挤着80多名学
生，学生的课桌已经挨着教室的墙角，学生下课
时，碰到其他同学、挂掉书本等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场地拥挤不堪，学生下课后没有地方活
动。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说，由于人太多，经常
被前面的学生挡住视线，看黑板上的字很费劲。

固始县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达50万人，是

全国第一劳务大县。农民外出打工挣钱之后，
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趋之若鹜地把孩子
送到固始县城就读。为了挤进县城的名校，很
多家长不惜买房子、托熟人、找关系，有的甚至
让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租房陪读。

在固始县，慈济高中、永和高中，慈济附
中、县三中等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学校。慈济高
中工会的朱主席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招收的外
地学生也有不少，像信阳淮滨县、安徽霍邱县
的学生来到该校就读的就有很多。固始三中
初一年级招收了20个班，该校副校长王仁堂介
绍说，他们学校招收的新生每个班级多达近90
人，学校不得不把学生寝室改作了教室，依旧
是“僧多粥少”。

固始县教体局党委书记戴志武告诉记者，
随着当地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固始县城
的框架不断拉大，城镇居民不断增多，农村学
生纷纷转向城区学校就读，农村学校优秀教师
也纷纷往城镇调动，导致农村高中几乎都垮掉
了，城镇入学压力却日益增大。固始县所在的
信阳市教育局的领导曾在会上批评说:“现在的
家长都争着把学生往城镇里送，导致师资力量
不足，真是误人子弟。”

当地的一位中学校长认为，农村生源减
少，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差距过大，教育资源
分配严重失衡。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不足，缺这
少那，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学校，很多优秀教师
都待不住，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城
市，家长们理所当然的要把孩子往城里送。

一份固始县《“十一五”新农村规划建设情
况》显示，该县有 321所寄宿制中、小学校需要
改扩建，有32所教学条件达不到要求的农村薄
弱初中需要改造，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基础设施

不足的状况，需投入资金 2.26 亿元。然而，固
始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告诉
记者，解决农村学校建设滞后的问题困难重
重，一时是难以解决的。

为控制县城的学生人数，不至于挤破教室，固
始县城有些学校只得以高额的借读费作为入学门
槛，尽管如此，仍然挡不住农村生源滚滚而来。

村村办小学将成为历史

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村中小学生源逐
年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乡村学校继续维持

“小而散、小而全”的办学形式，既浪费人力、物
力，也难以保证教育质量，进行中小学布局调
整势在必行。

乡村“空心学校”的状况，很早就引起省教
育部门的关注。早在 2006 年 11 月，省教育厅
就出台政策，提出用“定点布局”的办法，用五
年左右的时间，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

按照省教育厅的部署，在方便学生就近入
学的前提下，我省各地将按照相对集中、规模
适度的原则，合理调整农村学校布局，适当扩
大办学规模，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撤并一些
规模较小的农村学校。推进初中向乡镇所在
地集中，有条件的学校逐步实行寄宿制。在交
通不便或距离较远的村保留必要的教学点，方
便学生就近入学，逐步形成中心小学、完全小
学、教学点相互关联的网络结构。这就意味
着，明年如果完成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我省将
打破村村办小学的“小而全”的历史模式。

城乡校园失衡窘境有待破解

城镇学校“超级大班”频现和农村学校生
源不足的双重窘境，已成为我省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

据省教育厅统计，目前全省城市小学、初
中平均班额为57人，县镇小学平均班额55人，
初中 63人，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有的城镇
初中班额甚至超过 100人。同时，部分农村地
区出现了生源不足现象，个别农村小学存在着
几名教师教十几名各年级学生的情况。

不仅仅是我省，全国很多地方都遇到了农
村生源匮乏的尴尬。据教育部统计，10 年前，
全国中小学总数是 60 万所左右，现在只有 40
万所，减少的多是乡村学校。

农村学校由于生源不足无法形成办学规
模，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城乡教育差距
将进一步拉大。

9月 16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我省要抓紧研究制定城乡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
方案，加快城乡教育结构布局调整，农村地区要
适度集中、规模办学，主动适应城镇化进程。

省长郭庚茂在会上要求，建立城乡一体化
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
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尽快缩小城乡差
距。农村地区要结合人口和生源变动情况，适
度集中、规模办学，生源不足的要及时合点并
校，以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当前，我省各地正在积极调整乡村学校布
局，杨棚小学的校长张德享很赞成乡村学校“定
点布局”，认为这样可以充分整合教育资源，避
免城乡教育资源的浪费。在乡村“空心学校”，
由于学生在逐渐减少，教师资源极大地浪费了，

“我们这些老师都干了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我们
也很想把学生教好，课堂教学都是当堂让学生
学会，当堂批改作业，像一些城镇学校，有的七
八十人一个班，老师根本没有办法用心批改作
业。”张德享认为，乡村“空心学校”既不成规模，
也难上档次，如果建设几个完整的乡村学校，各
种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形成一个规范化的学校，
充分调动乡村教师的积极性，乡村学校的教育
质量并不会比城镇学校差。

为了破解当前农村学校的“空心化”的窘
境，除了实行“定点布局”，相关配套措施也要
完善。有的乡村交通不便，农户居住分散，布
局调整后学校实行寄宿制，由此带来了交通、
食宿、安全、求学费用增加等新问题。

乡村学校撤并、整合带来的一大问题，就是
孩子们上学距离越来越远，多有不便。雷辉的爷
爷雷前亮老人不无忧虑地说，孙子天一亮就要出
门，骑自行车走十几里去上学。同村有的学生还
选择坐摩托、三轮车去上学，他经常为这些未成
年的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担心。除了安全隐患外，
孩子到几十里外的地方上学，车费、住宿费、伙食
费等花销，也会成为农民的一项新负担。

采访中，不少村民表示，解决乡村“空心学
校”的难题，不能仅仅简单地一刀切地撤并一些
乡村学校，关键在于缩小城乡教育差别，一旦城
乡学校的差距得到消除，农村的学生就不用舍
近求远了，乡村“空心学校”也会重新受欢迎。

虽然很多地方已经对农村学校进行了撤并
整合，但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师资水平和教师结
构问题依然突出。一些教育界的人士认为，要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城乡校园失衡的矛盾，除了
要在城镇中建立更多的优质学校外，还要加快
农村学校的整合和基础设施建设，让城乡教育
得到均衡发展，这样城乡教育才能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余英茂

严打囤地如何让重拳落到实处
我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这

则新闻。当时母亲也在看，她对此点评说，“打
死俺也不信”：别说一年，咱们那边的地，闲十来
年的都有！母亲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不懂经
济学，也不懂楼市政策，她的判断，只来自身边
的事实和朴素的经验，以及对于儿子住房问题
的焦虑。

这种焦虑当然是有代表性的，人民网一项
大型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网友不满当前房价，
同时，有八成多网友认为楼市调控政策落实不
力。(9月27日《人民日报》)结果已经非常明显，
房价居高不下，按下葫芦又起瓢，公众认为主要
原因不是没有调控手段，而是政策落实不力。
此次两部门的通知，重点落在打击囤地和保障
房供给，把脉不可谓不准，如果贯彻得力，将有
助于促使房价合理回归。但是，公众最担心的，
仍是政策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首先，打击囤地并不是无法可依，这次的通
知，力度上也未见“加重”。《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规定，商业开发用地，闲置超过1年，要征收土
地闲置费；闲置满2年，就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
用权。这样的规定，与“不得再拿地”的处罚相
比，还要严厉一些。但是，仅是国土资源部通报
的1457宗闲置土地，动辄闲置好几年甚至十几
年，被无偿收回的鲜有耳闻。并且，到底有多少
土地在闲置，也是一个谜，业内人士只是说，上
了“黑名单”的仅是冰山一角。

其次，闲置土地被公示之后，缺乏严厉的问
责和追究。对那些上了黑名单的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曾表示要约谈、问责，但是，好几个月过
去了，约谈的情况怎样，我们不得而知；计划中
的问责，也迟迟未见动静。其实，楼市很多问
题，并不是无法可依，或者没有对策，也不需要
太多的制度创新，只要执行既有法律法规，严格
追究问责就好了。

很不幸的是，现在的楼市俨然成了有法不
依的特殊地带，也成了政令不通的重灾区。在
强大的利益共同体面前，相关法规和调控政策，
往往遭遇打折执行，或者或明或暗的抵制，政令
不行，问责不力，再重的拳头，落下去也变得轻
飘飘。如果政令连一个农村老太太都不相信，
其执行力可想而知。

因此，当我们讨论楼市调控是否继续，是否
应该出台房产税等更严厉措施的时候，不能忽
略了对既有政策执行情况的追问。有令不行，
再多的调控政策也是枉然。具体到打击囤积土
地这项工作，再发更多的通知，也不如有力地问
责更有示范性。现在，国土资源部公布的闲置
土地问责大限已到，严格执法，不妨就从这些上
了“黑名单”的地方做起。 丁永勋

形神兼备方能“以文化人”
今天的中国，每年创作的歌曲、小说、电影、电

视剧等，堪称海量，规模空前。然而正如文化部官
员前不久针对“低俗化”问题所发问的，其中能传
唱传世、能与先辈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
有多少？只怕答案不容乐观。

在一些创作者、出版商那里，不求“化人”、但求
娱人，不求启迪心灵、但求吸引眼球，不求担当传扬
文化的使命、但求趁早成名赚足利润，已成为一种创
作生产的价值导向。然而，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
闹之中，一代受众已然产生视觉与审美疲劳，延续这
种创作生产方式又如何能让其文化产品留住受众？

更令人深思的是，不但庸俗、低俗、媚俗的文
化产品已难留住受众，就是某些以弘扬主旋律、倡
导主流价值为己任的所谓“高雅”文化产品也难留
住受众，屡屡出现“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
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尴尬
现象。有人说，正是主旋律的使命限制了思维的
空间。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种不得门径的无能
借口。给人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美国大片

《烈火雄心》、《阿凡达》就没有“主旋律”？让观众
眼噙热泪、赚得票房和口碑的国产大片《唐山大地
震》就只有“商业化”？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任何一种文化载体，无
论色彩上怎么美轮美奂，造型上怎么新颖奇特，音
效上怎么震撼全场，如果缺乏那一种风骨神韵、价
值理念，顶多是一场“视觉盛宴”，只会带来感官的
刺激与享受。流芳百世、享誉中外之作，莫不形神
兼备。尽管《唐山大地震》在如何凝“神”聚“气”上
还只是牛刀小试，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正是气贯
全篇的那种精神与价值内核。有形无神的文化产
品，是不可能“化人”的，也注定是短命的。

有神无形，同样行之不远。可以说，“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从来未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缺位
过，自始至终都在烛照着中国人前行，并得到丰富和
发展。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文化产品还不善于表
达它。撇开主流，执著于极端个性化的精神叙事，固
然难以赢得大众的共鸣；但用大而无当的方式、居高
临下的气势、顶礼膜拜的讴歌去表达，受众更会在不
能承受之重中自觉远离。唯有选择那些能够代表我
们这个时代的群体人格的精神价值，从人性的角度
去解析，用平等的视角去阐述，以艺术的手段去展
现，才能真正走进大众的内心，让人们在欣赏与享受
中自我升华，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化大众”。

今天，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频繁的大势下，我
们该如何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提取当代的精神元
素，从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实践中提炼时代的共同
价值？进而艺术地贯穿于我们的多样文化载体
中，在普及中让公众更好地享受文化的熏陶，在

“走出去”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值得每
一个文化工作者深思的课题。 陈家兴

“弹性退休”并非特别靠谱是否延迟退休的争论迅即
升温，推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呼声
渐起(9月27日《法制日报》)。

早退有早退的好处，晚退有晚退的妙
处，在退休年龄的纠结上，其实决策部门与
公众的价值分歧始终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
譬如制度设计的着力点在于社保的“口袋”，
然后综合研究人口结构、就业状况等因素；
而公众的兴奋点显然比较分散——不同情
况不同职位不同权力不同薪酬者，都在打自
己的算盘。

于是，有折中者提出中庸之道的弹性选
择——想走的走、想留的留，看起来皆大欢

喜，各不得罪，甚至很多论者鼓吹“弹性退休
制度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效措施”。但问
题是，弹性退休真的那么靠谱吗？

一方面，弹性退休给“想退退不了”、
“想留留不了”的部分群体提供了“弹性空
间”，其结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利者要继续

“奉献余热”，而普通民众在不对等的劳资
关系面前却无法按时而退——弹性退休成
了变相的“延长退休”，并鼓励了在退休问
题上的合法寻租。

另一方面，过于理想化的弹性
退休，实践中也可能引发比较后带
来的一系列矛盾：譬如公务员如果

长期“弹”着不走，企事业单位拿高薪的高管
为什么不能效仿？假如某地工作二十年就
可以退休，如何以翔实的理由说服民众？别
忘了免费的“神木模式”已经让异地如芒在
背的教训。

因材施教是好事，最后成就的“重点
班”、“奥数班”却让人脸红；弹性退休看起
来也很靠谱，但如果没有扎实的财力支撑、
没有健全的社保制度兜底，“弹性”也可能
演绎出新的乱象与不公。 邓海建

官员“宁自杀不辞职”是中了什么魔浙江高院副院长
童兆洪自缢身亡，公
安机关认定为自杀。
童兆洪遗书：我得抑郁症数月，实在不堪忍
受，难受至极，失去信心，特别是不能工作
了……（9月27日《长江日报》）。

老百姓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到
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对自
己下毒手？难道官员患病（许多还不是绝
症）就只有自杀一条路？按照最普通的想
法，“不能工作了”那就干脆辞职看病或静
养。无官一身轻嘛。而且工资福利一分不
少。对老百姓来说，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偏

偏自杀，到底怎么了？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现在却成

了许多官员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最近几年
因患抑郁症或其他病症自杀的官员很多，
但这其中却没有一人因病主动申请辞职，
到底都中了什么魔？

我推断，官员们宁自杀不辞职尽管还
有别的原因，更多是内心的恐惧。很多官
员早已习惯了在权力和福利中生活，过惯
了众星捧月的日子，一旦权力旁落，就会坐

卧不安。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社会上有一种

“传统观点”，即使官
员生病在家不上班拿工资也会被视为正
常，而一旦辞职了就有“问题”了，正是因为
这样，才酿成了一种官场畸形心态——情
愿自杀不愿让权。

对待这样的现象怎么办？这就要求
官员要放弃这种过于重视权力的心态。
当然，这个任务光交给官员，指望个人修
养，是完全不靠谱的。用句官话讲，是一
个“系统工程”。官员们，制度制定者们，
努力吧。 朱少华

虚报多得近亿元
新华社报道，浙江省杭

甬运河项目绍兴市区段、绍
兴县段、上虞段等通过虚报
概算，多取得中央和省投资
9007.92万元。

虚报概算，就能多得经
费，这成了某些地方热衷于
搞项目的公仆们的揽财秘
诀。上面拨的钱多了怎么
办，这些官员自有打算，决
不会为此发愁。譬如杭甬
运河项目萧山段将工作经
费 287.82 万元划入萧山长
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后，收
回 163 万元现金，部分存于
个人存折，还虚列会务费，
用于支付香烟提货券和机
关职工福利，就有点集体吃

“回扣”、将公款经“洗钱”而
化公为私的味道。在这些
贪心公仆看来，违规多要来

的公款，属于“不拿白不拿”
的飞来之财，岂有将它全部
投入公家的建设而不为小
团 体 乃 至 个 人 谋 私 利 之
理？于是，这近亿元的多余
的资金中，相当一部分由姓

“公”蜕变为姓“私”的命运
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任何项目立项之后，相
关人员在编造预算时，都必
须严格遵循国家的各项政策
和法律法规，本着实事求是、
精打细算的精神，为国家把
好用钱关，为人民节俭办大
事，而不可借机狮子大开口，
多要钱乱要钱。谁若是以为
可以趁实施项目之机个人大
捞一把，无疑是根本违背人
民意志的犯罪行为，这类腐
败行径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
严厉惩治。 吴之如 文/画

城镇中小学“人满为患”

乡村学校的学生寥寥无几（资料图片）


